案例1：甲型流感患者开通博客讲感受:被隔离如同买彩票
2009年3月墨西哥暴发“人感染猪流感”疫情，造成人员死亡。4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WHO)宣布将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高为5级。但随着对疫情性质的深入了解，现已将其重新命名为“甲型H1N1流感”。我国卫生部于4月30日宣布将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依照甲类传染病采取预防、控制措施。日前，159名甲型H1N1流感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在北京解除隔离，第一位确诊且已经治愈出院的患者在新浪开博。

　　信息透明，让我们充满信心
　　“希望包某某成为过去，请大家以后叫我包雪阳。”

　　5月21日，中国内地第一例确诊患者包雪阳在新浪开博(包雪阳博客)。在博客中，包雪阳对因自己而起的隔离表达了歉意，同时也希望澄清“网上误解我是回国前就发烧了，怀疑你故意把病毒带回国”的事实。“如果我到北京之前体温就异常，海关不可能让我离开。”“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我都没有故意把病毒带回国的可能。”随后，他得到了第一个回复：“沙发，祝贺你康复！”

　　包雪阳并非是第一个被甲流H1N1流感亲密接触过后在网上开博的人。截至5月21日12点，先后有6位隔离者在新浪开博，共发表91篇隔离日记，被网友称为“隔离博客”。

　　开博初衷：消除恐惧
　　“被隔离如同买彩票。”被强制隔离后，最初的紧张过去，文娟渐渐兴奋起来，忙着给朋友们打电话通报情况。“有这种经历也是好的，要不然等你老了，说什么给孩子听啊。”

　　隔离的生活看起来没有那么糟，只要不想着往外跑。可以睡到自然醒，可以找人聊天和在院子里散步，还可以上网。安顿下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隔离博客”与外界交流。

　　仲爽这样描述自己在新浪开博的初衷：“隔离，对于并非医学专业的普通老百姓来讲，肯定比较恐惧。就连我自己，一开始也有抵触情绪。原因就是不知道“隔离”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应该给大家充分的信息、用乐观向上的态度影响周围的人，让大家觉得，其实隔离也没什么的，是科学而必要的。这样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不会觉得恐惧了。”

　　隔离生活：心情平静
　　七天的隔离，隔离者们过的很平静。每天量两次体温，有发热状况，就作为疑似患者转移到医院观察治疗；没有发热，打打电话，看看书，参加宾馆组织的学太极拳、玩跳绳等活动。新浪博主仲爽七天来坚持更新博客，“甲型流感的传播情况 、防治措施都能在网上看到。政府相关工作非常公开透明，反而不害怕了。”

　　隔离者们甚至像没事人一样在博客上展开了对中国现有防护工作的讨论。 “乘着歌声的翅膀”在其新浪博客上对隔离措施颇为冷静地描述到：“中国政府断然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暂停了与主要疫区的直接航班，对来自疫区的人员进行7天的隔离观察。事实胜过一切雄辩，20天来，若大的中国只有7例确诊病例(这其中当然要包括香港在内)。”网友们也兴致勃勃地留言，没有人注意到隔离这个话题是由一个隔离者提起，而且他正在面临被传染甲流的危险。

　　隔离感言：信息透明
　　事实上，“隔离博客”刚刚出现便引起大量关注。短时间内，仲爽和文娟的博客点击量突破100万次，截止5月21日12点，仲爽博客点击量为134万次，文娟博客点击量105万次，其余几个博客点击量都在10万次左右。巨大的点击量带来了广泛的交流和沟通。“真没想到，隔离一点也不可怕。”“祝福。愿早日解除隔离。” 是网友们对博主无声的支持和鼓励。借着博客这个交流工具，可能曾经传染他人的被隔离者们和普通的健康人开始相互理解。

　　信息透明，不仅表现在政府每日报告传播情况，还表现在政府为媒体乃至个人创造了宽松的舆论环境。恐惧往往源于未知，信息透明从根本上消弭了惶恐，杜绝了流言。我们清楚每一天政府防控甲流的具体进展，我们了解每一例确诊患者的详细病情，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博客知道隔离过程。可以说，隔离博客的开通，完善了甲流相关信息的最后一环。

　　信息透明，让真相跑在谣言前面，让舆论跟在事实后面；信息透明，让防治工作从容而不平静、紧张而不忙乱；信息透明，让我们充满信心，最终必将取得防治甲型流感的胜利！

案例2：甲型H1N1流感患者讲切身感受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染上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人在逐步康复，他们接受媒体采访时各自给出了对这次疫情的看法。对于研究人员来讲，这些人可能是宝贵财富，研究人员可能会从他们身上找到病毒的奥秘，进一步找出对付病毒的抗体。 

　　■不用担心 

　　英国阿莱恩学校因发现甲型H1N1流感而被迫关闭。12岁的女学生索菲·德·萨利斯不幸成为感染者之一。据英国《每日邮报》5月5日报道，萨利斯4月29日因发高烧被学校送回家，本月2日接受检测后被证实染上了这种搅动全球的新病毒。 

　　萨利斯一家4日得知检测结果，而那时萨利斯病情已改善。正在家中休养的她接受采访时说：“我当时只是咳嗽，感觉不舒服。当我得知自己染上了甲型H1N1流感后，感到担心。但后来我感觉那就像普通感冒，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阿莱恩学校共有6名学生染病。其中一名学生刚从美国度假回来。萨利斯的两个姐姐跟她在同一所学校就读。两人的身体状况均未出现异常。医疗部门已向学校所有学生和教职工分发了抗病毒药物“达菲”。 

　　■非常可怕 

　　与萨利斯相比，现年46岁的墨西哥人莫伊塞斯·博尼拉切实感到死神曾近在咫尺。 

　　博尼拉住在墨西哥城，那里是这次流感疫情的重灾区。他接受英国《星期日电讯报》采访时说自己4月22日出现头痛、流鼻涕和咽喉痛症状。 

　　第二天，博尼拉感觉更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肺要炸了”、喉咙要堵上了。当天傍晚，博尼拉从电视上得知，墨西哥出现了一种流感病毒新变异。 

新病毒消息让博尼拉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赶往医院。在医院里，博尼拉直接被送进急救室。第二天，陆续有其他相同症状的人抵达。医院对这些人采取了隔离措施。也就是这一天，博尼拉看到与自己症状相同的一名39岁女子死去。 

　　博尼拉看到医生给那名女子上了呼吸机，接着又看到她的尸体被推走。 

　　“当你看着一个人在你面前死去，而又不知道是否相同命运也会落在自己身上时……那种感觉绝对让人颤抖，”博尼拉说，“当我躺在那里时，只是想妻子和家人，想我在外面的生活……现在，我活了下来，我感觉到了新生。” 

　　■产生抗体 
　　本次波及数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让不少专家联想起了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近一个世纪前的那场灾难夺走大约4000万至5000万条性命。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发时，医疗条件远远落后于当今社会。迪谢当时住在俄亥俄州，记得有不少邻居丧命。“我们那个区的人死得太快了，人们都来不及埋他们。” 

　　本次流感疫情让人们想起了布拉斯威尔和迪谢等幸存者，然而，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没将那些人忘记。去年刊登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文章显示，“西班牙流感”幸存者仍旧对那种病毒有某些免疫性。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詹姆斯·克罗正在从事相关免疫性的研究。他说，利用现在掌握的技术，研究人员可能会利用甲型H1N1流感感染者的血液样本研究出抗体。

